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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秦汉时期虎纹瓦当为研究对象，结合潘诺夫斯基图像学方法，从形制演变、图像特征和文

化内涵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指出，虎纹瓦当不仅具备结构防护与建筑装饰功能，更承载辟邪、权威与

宇宙秩序等多重文化意义。虎纹图像在秦汉时期由写实向程式化、神异化发展，体现了社会信仰、建筑艺

术与礼制观念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与观念体系互动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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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瓦当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中独具特色的构件，

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至秦汉达到鼎盛。其

不仅能起到保护屋檐、延长建筑寿命的作用，更

是屋檐端部的视觉焦点，是建筑装饰的核心。随

着建筑技术不断进步，瓦当的形制由早期半圆逐

渐演变为圆形，加之社会审美的提升，其装饰性

日益增强 [1]。在瓦当的众多动物纹题材中，虎纹

瓦当因其鲜明的象征意义和生动的艺术形象备受

推崇，它象征着吉祥、勇猛、驱邪。秦汉时期虎

纹瓦当广泛流行，展现出写实、程式化、神异化

等多种风格，反映了当时审美观念、文化心理、

礼仪制度的融合，特别是到了汉代，虎纹和王权、

军事、神兽崇拜等文化内涵的结合更加紧密，逐

渐成为建筑装饰体系中的重要符号，也成为中国

传统图像文化的标志之一。

本文旨在梳理秦汉虎纹瓦当的起源和发展，

考察虎纹在建筑构件上的造型变化和技术创新，

揭示虎纹作为文化符号隐藏的象征意义。结合考

古出土的实物、古籍文献与图像学方法，深入分

析 虎 纹 在 秦 汉 建 筑 艺 术 中 的 表 现 形 式 和 文 化 功

能，揭示虎纹瓦当从狩猎文化到宇宙象征的演变

过程以及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上的独特价值和历史

意义。

二、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分析
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是西方图像学

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20 世纪，他提出了三层

次图像学分析法，给艺术史、考古图像和符号解

读带来了完整的方法论框架。潘诺夫斯基的理论

在研究中国西汉动物纹饰，尤其是虎纹图像时，

既有学术价值，也具有很强的实证意义。这个方

法强调图像的意义不只停留在表面，而是通过对

形式、内容和深层文化逐步分析，逐层揭示作品

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含义 [2]。

（一）前图像志描述
第一层为前图像志描述（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即对图像做最基本、最直接的观察

和分析。这一层侧重对虎纹瓦当实物中的虎纹图

案进行全面地识别和分类，分析其造型特点、装

饰手法、工艺细节与构图方式等。例如，对虎纹

造型的 S 形弯曲、回首顾盼、张口露齿等动作细

节、线条的处理，甚至纹路刻画的写实细致程度，

同时还需通过同类器物、同期地域实物的对比，

梳理虎纹形象演变的历史脉络 [3-4]。这一阶段的描

述性分析为后续的意义解读、文化诠释提供形态

学的描述依据，也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环节。

秦汉虎纹瓦当的谱系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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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像志分析
第二层为图像志分析（iconographical analysis）。

这个阶段是借助古文献、考古报告和出土器物，

深入挖掘虎纹的主题意义和象征内涵。例如，汉

代的虎纹与避邪、守护、威权等观念密切相关，

还与王权、军权甚至四灵体系中的符号有着复杂

的联系。通过《山海经》《淮南子》《风俗通》等

典籍，以及大量考古材料，可分析虎纹在动物学、

神兽演化、礼仪制度、宇宙观等领域中的定位。

在此层面上，虎纹已不仅是装饰性图案，更成为

理解秦汉政治、宗教和礼仪的关键线索。

（三）图像学解释
第三层为图像学解释（ico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追问的是虎纹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和集体精神。按

照潘诺夫斯基的理论，研究者需将虎纹置于整个

时代的思想、宗教信仰、宇宙观和民族心理之中，

去透视其折射出的文化精神和社会面貌。例如，

汉代的虎纹不仅是避邪象征，更承载着灵魂升天、

天人合一、正统权威与等级次序的深层含义。通

过深入的图像学解释，可以理解虎纹如何在中国

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礼制系统中不断转化，并由此

获得新功能和意义。这一层理论也有助于揭示虎

纹图案如何受到中原与外来文化的互动影响，以

及“制器尚象”理念如何推动其变化。

因此，潘诺夫斯基的三层次分析能系统揭示

汉代虎纹等动物形象的生成逻辑、象征方式和文

化意义。结合考古学、符号学、文化人类学等多

种学科方法，能立体地勾勒出秦汉时期动物纹饰

“形—意—理”的多重结构。现代图像学的发展，

让这套理论不仅成为美术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

成为分析不同文化、不同学科的有力工具，为中

国古代动物图像和虎纹研究拓展了新的理论和实

践空间。

三、瓦当的功能性与结构
（一）瓦当的建筑用途及意义

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屋面系统中的关键构件，

从建筑材料与构造角度看，“瓦当即筒型檐瓦的末

端”，位于檐口最外缘，是屋面排水与构件防护链

条中的终端部位。其最直接、最基础的功能在于

保护檐部构件 ：瓦当“起着保护椽头引流隔水免

受侵蚀的重要作用”，其“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保

护檐椽免受风吹雨打的损坏与侵蚀”。由此可见，

瓦当并非单纯的装饰物，而是以结构性的“封口”

方式参与屋面防护与排水组织，兼具导流、隔水、

减缓雨蚀等实用意义。在满足防护功能的前提下，

瓦当进一步发展出显著的审美与象征属性。在设

计层面，瓦当巧妙地将纹饰内容和有限的圆形布

局融为一体，不同纹饰图案赋予瓦当重要的建筑

装饰作用，使其成为具有设计价值与审美价值”

的艺术形态，并在当面图像中凝结时代审美观念

与造物智慧。正因瓦当位于建筑檐口最醒目、重

复出现的视觉位置，它天然具备“装饰—传播”

的双重优势。同一建筑群往往连续铺设瓦当，其

纹饰将形成强烈的节奏感与秩序感，成为建筑对

外展示等级、风格与文化观念的界面。从虎纹设

计与功能性的关联来看，虎纹瓦当恰好体现了瓦

当实用性与艺术符号有机统一的特征。

（二）瓦当的形制与规格
至于瓦当的形制，直接关系到虎纹布局和表

现效果。瓦当起源于战国，到了秦汉，发展得极

为多样，各种变种不断涌现 [5]。秦汉瓦当主要有

半圆和圆两种，河南地区尤其可以见到两种形制

并存 [6]。半圆到圆的转变非常关键，因为这一步

意味着图像组织空间被彻底打开，纹饰布局更灵

活，也推动了高水平的虎纹精品不断出现，如图

1 所示。

图1  虎纹半圆瓦当（左）与虎纹贴面半圆瓦当（右）

圆形瓦当的广泛使用，让装饰构图更容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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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称、均衡，节奏的美感。圆本身是个天然的

几何基础图形，中心对称、轴线众多，为花纹和

纹样的排列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不论是复杂的艺

术图案，还是自然主题的装饰，都能在圆面瓦当

上 找 到 合 适 的 位 置。 对 虎 纹 来 说， 这 些 常 见 的

“回首奔跑”“尾部卷曲”“身体沿边弯折”的造

型，其实都源自对圆形空间的适应，不是随意创

作，而是受制于几何边界的主动选择。

瓦当的规格和结构影响着花纹细节。有些地

区的瓦当当面会加乳钉等装饰，这直接影响画面

重心和空间分配 [7]。设计虎纹时，必须围绕或避

开中心构件，重新安排身体和四肢的布局，让图

案保持整体均衡。如果瓦当中央有装饰，虎身的

弯折、四肢的伸展、尾部的卷曲其实都在填补空

间、平衡重心，让画面既展现出张力又回到一种

有序的状态。

四、虎纹的起源与演变
（一）虎纹的文化起源

虎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被尊为“百兽之王”，亦

被视作“山神”一类的自然神灵象征。虎纹发源

于商周时期，至秦汉阶段进一步完成观念与形象

的体系化，尤其是“白虎”被纳入四神 / 四灵瓦

当，成为具有明确方位属性的神兽符号。在文献

记载层面，《风俗通》以“虎者阳物，百兽之长

也”概括虎的属性，虎被归入阳物，具备镇慑与

辟除不祥的力量，因此“谓可辟恶”。民间对虎

“阳刚之气”的理解被扩展为一套现实功用性想

象，即辟邪驱鬼、消灾病、保平安。此类观念是

虎 纹 从 图 像 装 饰 走 向 护 佑 性 符 号 的 关 键 思 想

基 础 。

在更早的文化来源上，虎纹起源于原始艺术，

是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文化转变而来的。这一判

断将虎纹的发生机制解释为由氏族—部落社会对

“保护神”的祭拜活动出发，虎形象既可作为部

落名称，也可进入身体与居所的标识系统，如门

饰、身饰。《淮南子》中“西方金也，其兽白虎”，

则为秦汉时期将虎神格化、制度化提供了思想资

源。虎从猛兽进一步被整合进宇宙观与方位观之

中，进而获得可被官方礼制与建筑装饰吸纳的合

法性。商代甲骨文“虎”字的造型特征，为“早

期虎形象的威慑性来源”提供了补充证据 ：虎口

大开、牙齿锋利、尾部强劲，整体呈现威猛凶悍

之态，并被解释为体现了权力至上的社会意识。

这 表 明 虎 纹 在 进 入 瓦 当 体 系 之 前， 已 具 备“ 力

量 / 权威”的视觉语法与政治联想。

（二）形式与符号意义
秦汉瓦当上的虎纹，一方面延续了辟恶护佑

的传统功能，另一方面通过瓦当这一高度程式化

的建筑构件，形成适应圆形界面的图像结构规律。

虎象征勇猛，也是威严和力量的象征 ；其形象多

与战争有关，并指出古代以虎形物件作为出兵的

信物。这意味着虎纹在秦汉语境中同时承担两套

意义系统，即民间层面的祈福避灾与国家层面的

权力——军事象征。

图2  虎纹瓦当题材类型及复合表现

从题材上看，虎纹瓦当绝不止单一形态，还

形成了丰富的主题系统。有单虎出现的“奔虎纹

瓦 当 ”“ 虎 纹 瓦 当 ”， 也 有 多 元 组 合 如“ 奔 虎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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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纹”“奔虎食猪纹”，更发展出“翼虎纹”“白虎

纹”“龙虎纹”“龙虎蟾蜍纹”等神兽和复合表现 [8]，

如图 2 所示。从虎和犬鱼组合，到龙虎蟾蜍，这

些意象往往意味着吉祥，都是通过猛兽的威势，

来表达祛邪压灾、守护秩序的文化主题。

在形式语言上，虎体为适应瓦当圆形构图而

进行的弯曲与变形 ：尾部常卷成“C”形或“S”

形，身体自然向下蜷曲以适应当面，四肢外张，

强调奔跑、回首、张口等高动势瞬间，如图 3 所

示。这类处理让虎纹在有限圆面上获得充沛张力，

也使勇猛、威慑的象征意义通过动态得以视觉化、

情境化呈现 [9]。

图3  白虎纹瓦当适形与动势

白虎纹的符号意义则更偏向制度化宇宙观，

它既是西方神的代表，又在“四神”体系中被赋

予 方 位、 五 行 等 复 合 语 义， 从 而 使 虎 纹 从 一 般

“辟邪兽”提升为可与礼制、天文、方位观念相衔

接的国家化图像。

（三）虎纹的谱系分析
本研究将秦汉虎纹瓦当的发展脉络梳理成三

条线，即题材层级的扩展、造型风格的分化以及

符号体系的制度化。第一，题材层级的扩展。虎

纹最初以单体虎形象出现，后逐渐发展出故事性

和复合性。例如，“奔虎纹”着重强调猛虎的力量

感和压迫感 ；再到“奔虎逐雁”“奔虎食猪”，直

接赋予虎追猎和捕食的剧情，虎的攻击性和速度

感一下子强化了。至“双虎纹”，画面中出现了母

子依附关系，并添加了羽翼装饰，这实际上标志

着虎形象开始向神异的方向演变。此外，“龙虎

纹”“龙虎蟾蜍纹”中虎和龙并列甚至融合，加之

云气元素的介入，全都卷入更宏大的神话体系和

祥瑞故事之中。

第二，造型风格呈现由写实到程式并存的分

化。动物纹瓦当早期以写实为主，与秦早期草原

狩猎生活相关 ；秦汉又发展出频繁出现的程式化

构图，如对称、成组、太极爻对称等。虎纹在这

一框架中表现出秦代虎纹形态逼真写实 ；而汉代

虎纹在四爪、尾巴等细部较秦代更为细腻，运动

感更强，并出现瓦心装饰。换言之，虎纹从秦到

汉的演变并非简单从写实到装饰，而是写实能力

提升的同时，构图程式化程度也有所增强。

第三，符号体系从“虎”走向“白虎”的制

度化。虎的形态有怒目张口、向前奔驰、背有双

飞 舞 / 双 翼 等， 规 格 有 当 径 17—21 厘 米、 轮 宽

1.5—2 厘米等尺寸以及是否有乳钉。白虎纹可能

具有较明确的区域类型与形制分式，一类为常见

怒目奔行式，一类为翼虎式，还有水平翻转的少

见变体，如图 4 所示。其背后反映的是白虎作为

“四神”符号进入瓦当装饰后，逐步形成可识别的

图像范式，并在不同地点与工坊系统中出现局部

变体与再创造。

图4  虎纹形态类型

五、秦汉时期的虎纹瓦当
（一）虎纹瓦当的艺术表现

秦汉时期的虎纹瓦当，艺术表现鲜明，主要

表现在动势、圆形构图、细部刻画、和复杂叙事

四个方面。一是动势，这类瓦当最讲究瞬间动作，

如“奔”“回首”“张口”。例如，“奔虎纹瓦当”

中猛虎昂着头，嘴巴大开，回头瞭望，四肢向前

冲，整个画面都带着速度感。再如，有些虎准备

捕食，爪子伸出去，头回望，弓起身，这些姿势

让虎看上去蓄势待发。二是圆形构图，这也是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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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计的一大特色。工匠让虎的身体弯曲，尾巴

卷曲，专门适配瓦当的圆形空间，尾巴卷成“C”

或“S”形，既填补了圆的边缘，又让画面具有节

奏感，视觉重心稳定，从圆心到边缘都呼应得很

紧凑。三是细节刻画，汉代作品明显比秦代更讲

究，秦代虎纹写实传神，汉代则将爪子、尾巴等

细节刻画得更细腻，并加强运动感，有时在瓦心

加些乳钉装饰。例如，白虎瓦当，虎口大张，獠

牙分明，虎身纹路特别精细，身体弯成弧度贴合

瓦当中心，画面和谐又精致。四是复杂叙事和神

异化，这让题材更有张力。如“奔虎逐雁”“奔虎

食猪”等瓦当，画面上虎在追逐或捕食，故事性

突出 ；“翼虎纹”则通过添加翅膀、鬃毛，将虎异

化成神兽。而“龙虎蟾蜍纹”将虎纳入复杂的祥

瑞结构，采用中心对称构图，搭配云气、呼风唤

雨等观念元素，形成极具符号化的装饰体系。

（二）社会信仰与虎纹的关联
虎纹瓦当的流行，与秦汉时期的社会信仰结

构具有对应关系，一是辟邪禳灾的民间信念，二

是权力、军事象征的国家叙事，三是宇宙方位观

的制度化信仰。“虎者阳物…可辟恶”具有阳刚

之气，被当时的人们认为能够辟邪驱鬼、消灾病、

保佑平安，直接指向虎纹在民间层面的护佑功能。

瓦当位于建筑檐部，是人们日常可见的界面，将

虎纹布置于此，相当于把护宅、避祟的象征长期

固定在建筑外部边界上，使辟邪观念具备持续性

与可视性。在政治与军事语境中，虎多与战争有

关，虎形物件可作出兵的信物。这使虎纹不仅是

装饰，也可能成为权力秩序的视觉宣示，虎的威

势可与“镇慑、威仪、权力”形成互文。商代甲

骨文虎形象体现权力至上社会的说法，也可视作

虎纹在更长时段内始终与权力象征保持联系的证

据链之一。而当虎被提升为“白虎”并进入“四

神”系统后，其信仰意义进一步制度化。《淮南

子》关于“西方金—白虎”的关联，使白虎纹不

再仅仅是辟邪图像，更成为方位—五行—天象秩

序的可视化符号。白虎瓦当在造型上融入翼、鬃

毛、云气化倾向，正体现了从现实猛兽到神圣护

法的转译过程。

（三）功能与象征的结合
瓦当本为建筑构件，具有保护椽头、引流隔

水等实用属性，但秦汉瓦当同时承担突出的装饰

与象征功能。虎纹瓦当正是实用性与象征性统一

的典型，它以稳定的圆面结构服务于构件功能，

又通过强烈的图像符号承载护佑、威慑与秩序宣

示。从构图机制看，虎体弯曲、尾部卷曲等处理，

不仅是艺术选择，也是对瓦当圆形界面与边轮空

间的“因器施纹”适配 ；从象征机制看，虎纹题

材将“勇猛、威严、辟邪”的观念固定在建筑边

界位置，使建筑获得一种“被守护 / 可镇慑”的

外观语义。尤其在白虎、龙虎等复合题材中，象

征体系更为集中 ：白虎标示西方与金德秩序，龙

虎组合可与“云从龙，风从虎”的观念互通，而

龙虎蟾蜍进一步叠加了呼风唤雨、祈福避灾的意

义层。

六、建筑、礼俗与文化背景
（一）建筑演变与虎纹的应用

到了秦汉，瓦当经历了从成熟到极盛的发展

过程。瓦当开始在建筑上广泛普及和标准化，给

虎纹等动物题材提供了载体。随着建筑越盖越大、

屋顶结构趋于复杂，瓦当的用量、制作标准、花

纹装饰的需求也随之提升。虎纹因辨识度高，且

兼具护佑寓意，非常适合成为檐端的装饰主题。

在样式上，秦汉瓦当的图案呈现出里程式化特征，

对称式、成组式的排列最常见。这实际上回应了

建筑构件批量生产和统一视觉秩序的需要——同

一组建筑檐端常见排列整齐的虎纹，如“四虎对

称”半瓦当，使整个建筑的威仪感和等级感得以

彰显。汉代虎纹又呈现新变化 ：线条更细腻，运

动感加重，瓦心常增加装饰。这些细节正是建筑

对视觉冲击力要求提高后，工艺水平和审美追求

共同推进的结果。檐端作为建筑最吸引目光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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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图像必须清晰、动感强，才能在远观时产

生强烈的视觉震撼。

（二）文化交流与风尚
秦汉社会在文化上呈现兼收并蓄的特征，瓦

当装饰亦表现出题材的扩展与风格的多样化。虎

纹作为核心动物符号，在这一时期与多种观念系

统发生复合化互动，与四神信仰结合生成白虎纹；

与龙的神话象征结合生成龙虎纹、龙虎蟾蜍纹 ；

与云气、风雨观念相联系，使虎纹从单一猛兽意

象进入更复杂的祥瑞语境。此外，动物纹多汲取

自“狩猎社会”的飞禽猛兽灵感，这表明虎纹的

流行亦与社会生活经验、尚武气质及猎猎想象有

关 ；而由单一动物纹逐渐向多种动物纹变化则说

明装饰风尚在汉代趋于丰富与叙事化。虎纹不再

只是“一个虎”，而是进入追逐、捕食、对峙、对

称组合、与神兽同构等多种视觉组织方式。总体

而言，虎纹瓦当在秦汉并非孤立符号，而是在建

筑审美、礼俗信仰、宇宙观秩序以及装饰风尚变

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写实与程式并存、威慑

与吉祥同构、单体与复合共生”的文化图像系统。

七、结论
本文围绕秦汉时期虎纹瓦当展开讨论，从瓦

当这一具体建筑构件入手，梳理其形制、功能与

纹样图像。综合材料形态、图像特征、文化语境

来看，虎纹瓦当不只是装饰品。它有“保护檐椽、

引流隔水”的实际功能，更承担辟邪护佑、权力

象征、宇宙秩序这种复杂文化意义。在图像方面，

随着瓦当从半圆发展到圆形，虎纹获得更大的构

图空间。奔跑、回首、卷尾等姿势被有意识调整，

形成一套适应圆形瓦当的图像语言。题材上，从

单一奔虎、到奔虎逐雁、奔虎食猪等叙事组合，

再到翼虎、白虎、龙虎蟾蜍等神异化形式，完整

展现虎纹从现实动物到神兽符号的演变轨迹。文

化意义上，虎纹一直延续自商周的“百兽之长”

权威象征。它和辟邪禳灾的民间观念、尚武精神、

军权标志交融。进入汉代，白虎被纳入“四神”

体系，赋予方位和五行属性，虎纹从民间护符升

格为王权、礼制、宇宙观的制度化符号。瓦当檐

口层层叠叠铺着虎纹，也成了可视化的护宅和彰

显威权的界面。

总的来看，秦汉虎纹瓦当是实用构件、美术

造型，甚至观念象征三者的紧密结合。通过梳理

其形制、图案与象征意义，能发现从狩猎文化到

宇宙神兽，虎纹有一条清晰的谱系。由此，我们

不只是看到了图像演变，更能切身体会秦汉时期

建筑美学、社会信仰和图像系统之间的深度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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